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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迪安：为当代水墨贡献了又一种鲜明的体例

李树森：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评论家范迪安先生曾评价说：“延佳黎在

语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表现方式，为当代水墨贡献了又一种鲜明的体例。”我

想范馆长用“体例”二字来概括，是因为您独特的艺术语言创造，为中国水墨

画新领域的探索与开创做出了贡献，为解决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

问题提供了个案范例，这样的范例应该是会载入美术史的。请您解释一下，是

什么样的个人语言而成为了“一种鲜明的体例”？您对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

代形态转型问题怎么看？

延佳黎：“体例”是“体”和“例”两个内容，一般用在文章和著作的编
写和组织形式上，包括体裁内容和形式类别。范迪安先生用“贡献了一种鲜明
的体例”来评价我的作品，我想他是指作品在形式内容和表现语言等方面给人
一种新鲜的体验和触觉，使作品独具一格。

中国水墨画长久以来，一直沿袭传统的形式内容和语言技法：勾线填色，
泼墨晕染；皴擦点染；攒三聚五；合二孤一等等，好像万变不离其宗，以至于
我们常常看到的水墨画都有些千篇一律的感觉。归结在于：其一，我们早已远
离了古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环境，却过于注重学习古人的技法语言，而轻视了
技法后面强大的思想精神实质、审美层次和生活时境。所以，同样的技法语
言，今人用来，不能入境，显得空泛落俗、粗糙无力。即使功力了得，也给人
滞后的感觉。其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不断推陈出新，艺术表现语言和思
想观念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西方文化元素
的注入，部分艺术家积极地在寻求新的图式语言与表现形式。像构成主义，实
验水墨，新写实，甚至水墨装置等等。但在新语言形式的背后，有没有体现人
类“至情”“至性”并富有灵魂的情思与意境；有没有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
契合，让人感觉在新的形式语言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取
向，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舍弃与背离，这些还都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其
三，形式语言就是绘画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技法语言，形式语言可以不断的创
新，根据需要而改变，但不管语言如何变幻，巧妙，出新，最重要的还是所说
的内容。你的形式语言能否恰如其分地、贴切地传达出你的精神指向，能否表达
触动人类灵魂和情感的意境，能否和读者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这才是艺术真正动
人之处。所以我想，范馆长说的“一种鲜明的体例”应该是指以上这几方面给人的
视觉感觉和精神体验吧。而这种感觉和体验，应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自然发展
和优胜劣汰的过程，当你认识到绘画的传统形态不足以表达你对当下人的生活
现状、精神空间、审美欲求等方面的理解与诠释；不能很好地体现你对人性的
关照，和对宇宙、自然的情怀的诠释，那你定会谋求新的发展，穷则思变，思
变则可通。

作为当代水墨画家，拥有广泛的文化信息，如东西方文化、哲学思想的交
流与碰撞；艺术领域的相互渗透，都会在艺术家的心里留下印迹，并进行深入
的思考。定会从自身的人生体验出发，关照人类文化，创造出和自身审美相吻
合亦和现代人的审美取向、精神空间同归的新形态语言。当然这些新的艺术形
态，必将有自己强大的传统文化精神为背景。所以，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水墨画
的艺术家，不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本溯源，寻根而起，深刻领会其精神要
义，充分吸收、消化，融入自身，而且亦要关照宇宙、人生、宗教、自然等。
当它们在你的心里通融并再次释放、呈现的时候，就是全新的感觉。那一定是
现代的。

所以，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应该是靠艺术家精深的文化
思想、深刻的人生体验，新的艺术观念和独特的技法语言等方面，通过长期修
炼、积淀成熟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墨和色用得好不如说水用得好

李树森：您的很多作品画面至润至淡至虚，但却润淡不失骨，虚无缥缈，

却能力透纸背。请问您是怎样做到的？

延佳黎：这个问题较难说得很清楚。“至润至淡至虚”这完全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天性，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
思想。“润含春雨，干冽秋风”，就是传统文化对绘画的一种审美体验。而我独
取其“润”，这是我自身对“润”比较敏感。在中国水墨画里，要画得很“润”比画
的“干”难度大很多。众所周知，水多而润，而中国水墨画的材质———生宣，很
薄、纸质很松、很绵软，非常吸水，遇水多极易烂掉。

但是，水的运用正是水墨画的关键，对一幅画的评价，与其说墨和色用得好，
不如说水用得好，因为墨和色都是用水调出来的。所以，要做到“润淡不失骨，虚
幻却有力”，这是有较大难度的。而温润、湿润、柔润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感觉，因为
任何物种离开水，都将干枯。所以水滋养万物，它是生命的感觉，我挡不住这种感
觉的诱惑。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所以，世
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可谓“弱能胜强，柔
可克刚”，这就是“水”的品德。而这些正是我很推崇的传统文化精神。所以，在我
的作品里，用了很多的水，使画面产生了很润的感觉。

淡和虚是我对艺术和人生的的追求。淡薄萧远、空灵虚幻，这是一种精神境
界，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自身人格的淡薄与空灵，“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正是这样
一种艺术心灵的写照。这样的艺术心灵，看似淡薄虚幻，却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感
染力。正是这种精神的支配和意念的专注，加之长期的笔墨操练，方可达到“至润
至淡至虚”的画面效果。

“致虚守静”的精神指向

李树森：您的画中有着深深的禅意，以“虚无”的精神性，体现出富有诗意的

朦胧、清纯与空灵，似梦中之境，又似境中之梦，如梦如幻。老子曰：“致虚极，宁静

笃，万物并作”这句话似乎可以慨括您作品的精神指向。请您对自己作品的精神

指向做一个解读。

延佳黎：所谓“隔水看花”“古镜照神”，这是艺术心灵追求朦胧神似的美得感
觉。我很崇尚艺术作品的这种朦胧神似、超越真实物象的感觉。虚无，是道的本
体。只有达到虚静的本性，才能认识“道”。“致虚守静”，尽量使自己排除杂念，隔
绝欲望的干扰，使自己回归自然，回归本真，让自己的内心趋于平静。只有内心平
静，才能静观宇宙万物、生命之根本，才能寄情于自然物象。故，画山时，心中只有
山水草木和万物生灵，别无他想，别无他求，使自己相容其中，和大自然有一种心
灵的沟通，自己就是那山中的一棵小树，一条蜿蜒的幽径，一头小毛驴，或是那天
空的一片云，一阵风，而这些物象朦胧神似、飘忽不定。这正是将自身融入宇宙自
然，超然物外的自我心灵的关照，是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纯粹的梦幻意象世界，是
艺术精神的理想境界。所以，“致虚守静”应该是所有人的精神指向。艺术作品给
人的感觉，应该就是精神的净土、灵魂的栖息地，让人在现实的繁杂中领略到艺
术所带给人们的虚静与超凡脱俗。

邵大箴：图式的新颖与独创
至虚至实、卓然不群的“延家样”

李树森：您的作品格调、品质之新，迥异于大众。立意高远，格调高雅清新，内

涵丰富，耐看耐品，深刻体现出您对宇宙、人生、自然的感悟、认识与关照。

邵大箴先生就评价说：“延佳黎是一位对人生和艺术有深刻感悟的艺术家。”

“其样貌已于传统山水画有相当的距离，可是其通融、含蓄与儒雅的精神和气

质，无疑是中国的，而其图式的新颖与独创，则散发出强烈的现代气息。”这

种独创已形成卓然不群的“延家样”。请您谈谈您作品图式上的独创体现在哪

里？“如梦如幻”是怎样的精神世界、人生感悟的反映？

延佳黎：“图式的新颖独创”，
是邵大箴老师总结的，也说出了大家
的感觉。我自己作为一个画家，每天
想的就是怎样把自己这些年来学习感
悟到的东西，转换到画面上，让大家
充分体会到我的想法，我的追求和我
的理想世界，并能产生精神上的相通
共识。没有过多地想是什么样的图式
语言，有没有独创性等。

现在反观再思，我想，“图式的
新颖独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我的作品，舍弃了传统一
贯以“线”造型的图式语言，整个画
面没有“线”的痕迹，完全是物象的
本来面目， （其实物象本身是没有
“线”的，为了匡其型，意造了
“线”），即面的感觉和团块的感觉；
其二，构图不受传统绘画理念、样
式的拘泥，而是以物象最本色的形
态和自身要表现的精神内容决定。
山色、天空、河流、草木充满画面，
融为一体，寄情于景，表现空灵悠
远的意境；其三，大量运用色彩和
朦胧虚幻的技法语言，使其虚幻之
至，宛若梦幻，却又给人至真至实
之人生感觉。以人为本，关注人性
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构图形式到
技法语言，给人全新的视觉体验。

言不尽意，大概是如此。
“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是了解了人在经历了生老病死的苦痛之后，最

终归于平淡、虚无、一切皆空的人生感悟。人生如梦本虚幻，所以在有限的生
命里，尽量不要被世俗欲望所困，让自己的心身能够达到一种最大的自由，用
自由、虚静无束的心，感受宇宙万物，创造意象的艺术精神世界。

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业

李树森：品读您的山水画和佛像作品，其蕴含的深刻而又丰富的精神性，

如绵绵春雨沁人心田，洗荡灵魂，让人放下功名利禄，感受到超脱的心灵归

宿。在浮躁的当下，对艺术的欣赏视觉化取向几成君临天下之势，而你的作品

既能够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画所固有的强调精神性文化内涵的创作原则和艺术本

质，又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实属不易。可以说您不是为画画而去画画，而是将

绘画与哲思融汇贯通了的。您对艺术的欣赏视觉化取向问题和精神性文化内涵

问题是怎样思考的？

延佳黎：“融会贯通”不敢当。视觉化趋向，应该要符合当下人的审美企
求：既要有新颖的形式语言，又要有充盈丰沛的精神内容。这需要我们立足并
彻悟传统文化之精神要义，观照世界文化之发展变化，不断更新自身之观念，
本着对人类、自然、宇宙万物的大悲悯情怀，“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
业”。静观万象之变，了然于心，终得超然物外的精神关照。

独创“渍积没骨法”

李树森：我注意到您的作品在笔墨上主要采用渍和积，同时又用了没骨

法，是不是可以概括为“渍积没骨法”？如果可以这样概括，这种笔墨技法也

应该算是您的独创了吧？您为什么喜欢用渍和积？

延佳黎：“渍积没骨法”是您根据作品总结出来的，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这
样想。在作画的时候，完全由精神意念支配着，一遍两遍，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自然会再去画，直到满意为止。这时，可能已经画了很多遍了，自然会留
下“渍和积”的痕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全由感觉和意念控制，不能积到
墨、色僵滞、死板。否则将会废弃。这也是长期的笔墨实践的结果。
“没骨法”其实并不是真的“没骨”，而是骨藏于里，是“绵里裹针”，就

像我们的骨头是藏于皮肉里面一样，是一种含蓄内敛，而不是外露张扬的视觉
感觉。这也正符合了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

一种语言，不一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精神感
觉、情感思想就好。

石鲁之后“黄土高原题材山水画”再添新样貌

中国水墨画“梦幻高原”新图式新语言开创者

李树森：自石鲁开创了“黄土高原题材山水画”新图式新形式以后，黄土

高原题材画家群体逐渐发展成著名的“长安画派”，其中的画家作品多重在体

现黄土高原的雄强、浑厚、悲壮、苍凉与深沉。对于同一题材，而你却跳出藩

篱，另辟蹊径，独创了如梦如诗如幻般美妙的新视觉画面。如果把您总结为

“中国水墨画‘梦幻高原’新图式新语言开创者”，您觉得准确吗？

延佳黎：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任何艺术都具有空灵和充实两个方面，
就像事物的阴与阳、虚与实一样。“长安画派”画家的作品，体现黄土高
原的雄强、浑厚、悲壮、苍凉与深沉，这正是表现黄土高原充实、坚硬的
一面。而我作为一名女性画家更感觉到黄土高原土质的柔软、深厚和每个
山卯的圆浑丰润，像母亲一样滋养生活在那里的万物生灵，它绵延起伏、
婉转相连、优美含蓄。它的美，是一种柔软、博大、安静的美，是一种默
默承受一切，而又超越一切的大美。让人感觉似在眼前，却又虚无缥缈。
这种美，超越了现实，让我产生一种梦幻般的人生感悟，是一种充满理想
的艺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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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中国水墨画“梦幻高原”新图式新语言
———访著名画家延佳黎

李树森

画家简历：

延佳黎，生于陕西绥德。!"#$ 年考入西安美术学

院；%""! 年毕业并留校，执教于国画系至今；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 《梦里家乡披绿

装》 于第十届全国美展获奖，入选韩国四城市巡展，并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入选“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巡

展。&'!! 年 !& 月 !' 日—(' 日“缘·延佳黎水墨艺术展”

于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行。&'%% 年 %% 月荣宝斋出版社

出版《延佳黎画集》。水墨作品：《莲》被陕西省美术博物

馆收藏。

金台记：

延佳黎，静悄悄地蛰伏于美术学院执教 &'余年。她生活在俗世之中，但却不从俗。她简住

简行，不曾卖过一张作品，一直过着质朴，甚至有点拮据的生活。授课、阅读、思考和绘画研究

几乎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

出世般淡定、从容地坐在对面的她，语音轻轻地回答着提问，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住她思想的深

邃、学识的渊博、艺术上的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和对艺术的万般虔诚与为艺术献身终生的坚定信念。

她，是一位思想型画家。

深入了解延佳黎，你会深刻感受到她的聪慧与超群的艺术天赋，会为她以出世之精神，创中

国水墨画梦幻空灵、至虚至实新形式语言之成就所震动。她已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在那里，她

依据性情恣意挥洒，在不经意间已是硕果累累。

再深入了解延佳黎，你更会为她那种本真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情操和深得艺术精髓而已

达到的艺术境界所震撼。

前人或其他画家的黄土高原题材山水画，多重在描绘她的雄强、浑厚，苦涩、悲壮、苍凉、

深沉、壮美。而延佳黎却敢于打破程式，不追潮流，在深厚的传统功力和文化积淀基础上，以创

新的渍积没骨笔墨技法和新的审美思想，独创了黄土高原题材中国水墨画“梦幻高原”新图式、

新语言、新意境，从视觉感受、形式感受、思想角度、题材视野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美学体

验。她的作品风格独特，个性鲜明，一览难忘。格调新、品质新，已形成卓然不群的“延家样”。

在中国文化艺术向现代转型建构的历史时期，延佳黎的艺术精神是值得推崇学习的，她的艺

术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她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为记。

延佳黎

金台点将

系列之九

在&'')年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水墨
画《梦里家乡披绿装》吸引了我，一看作者，是延佳
黎。其实，我认识延佳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她
为人低调，以致直到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她的艺
术。近来看了她更多作品，方知十届全国美展上的
那件获奖作品只不过是她艺术的一个背影。

禅 意

佳黎的画，有的墨色较重，但最成功而又最具
独立走向者则是她的淡画。那些画恬静淡雅，将虚
空境象推到了极端，物象轮廓模模糊糊，有时简直
是一片空蒙，难寻形迹，但在虚无缥缈之中，却
有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她那淡而又淡的笔下，依
稀可以见出黄土高坡，花卉草木，戏出人物，佛
像菩萨……无论凡圣，皆灵动感人，散发着芸芸
世间的生机。

她的画可以称为没骨淡彩水墨写意画。
没骨，指其至润至淡至虚的彩墨洇染为主，

勾皴极为吝啬甚至根本不用；淡彩水墨，指其润
墨淡彩为基调，浓笔极为罕见甚至根本不用。

写意者，既对应于工笔又对应于写实，其形
态特征有四：一谓写其大意，“删繁就简”是
也；二谓写其笔意，“笔韵墨章”是也；三谓写
其意象，“离形得似”是也；四谓写其意气，
“抒发胸臆”是也。佳黎的画清爽洗练，是为
“写其大意”。“写其意象”指什么呢？以她的山
水为例，作品多绘西部黄土高坡的乡土景致，但
风物人情，皆非镜头可取；牛马树屋，不拘写实
藩篱。远景不远，除天际处，大都平面铺陈；近
景不近，至虚至淡使整个境象都推得很远很远，
呈现出空幻迷离的悠远意境。“焦点”非一，视
线随落笔而迁移；“灭点”皆无，足迹随取象而
驰游。整个画风不求工致，散漫闲纵而景幻；用
笔着色不尚纤浓，恬淡虚无而情真。

所谓抒发胸臆，一切境语皆心语也。虚淡渺
远的黄土地，是恍惚而又清晰的童年记忆的追
梦，是渐行渐远而又挥之不去的乡恋情结，是不
断失落而又不断守望的精神家园，是灵魂在红尘
内外的漫步和飘零。佳黎的签名，扑朔迷离，朦
胧混沌，若有若无。有我？忘我？一时竟不分
也。还有两种而或出现在山水树石间形象，可以
视为类签名、准签名。一种是小人，似裸非裸，

似童非童，男女不辨，不绘五官，或为淡红，或为留白，淡淡的，不注意很容易
被忽略。这是一个招魂的象征符号，似乎是精神荒芜的现代人对故土上原始灵魂
的远眺。还有一种是小驴，造型如汉塑童画般稚朴可爱，那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符
号，似乎是生存危机的现代人对故土上原始生态的眷顾。

有一组莲花，是她的精品。荷花常喻高洁人格，芙蓉常喻美人，在佳黎画
中，莲花如云如烟如幻如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禅喻。传说释迦牟尼前生悉达多
太子出世后即行七步，步步生莲，所以莲在佛教中无处不在。佛国称“莲界”，
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莲不画残枝败叶。她笔下的莲，寥寥数笔却
又具体入微，无欲无念却又生意盎然，是生动直观的又是虚无飘渺的，是感性世
界的又是圣洁远尘的。她沿着周思聪荷花系列的艺术取向将虚静空灵的意境推向
了更虚静更空灵更超旷的绝境。淡淡中的浓淡变幻，浅浅中的深浅层次，塑造出
无限渺远而又如在目前，浮动着神秘气韵和恍惚光感的空间意境。空有不辨之境
至于此者，画中之稀也。

与淡彩莲花对应，她还画了一组墨玉兰，两者美学追求上是一致的，但玉兰
在佛教中却没有那么复杂的象征寓意，这说明佳黎所追慕的画中禅意是东方式形
而上诉求，并不胶滞于宗教本身。

禅意离不开意境，意境离不开空间，但空间又不等于意境和禅意。蔡小石在
《拜石山房词抄序》中谈到读诗三境：“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纻
地，余霞绮天，此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澒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坂，泳鳞出
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
以冲然而淡，翛然而远也。”此三境都有空间境象，然一境目与物会，二境情与
景惬，三境意与境浑；一境静默以观景，二境放浪以畅神，三境虚空以融禅。

无非无，无乃无所不容；空非空，空乃广纳万境；静非静，静乃群动之根。
佳黎的精神指向正应了老子的话：“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在画中刻意求禅则非禅，面对大千世界有清静心方可绘清静画，然有清静心
未必有好画，心画不二，是一种才情，可遇不可求。

笔 墨

谈佳黎的画不能不谈她的笔墨，当意象与笔墨融为一体时，绘画才真正成为
延佳黎精神与天地同游的载体。

石涛说：“我自用我法”。创立我法，有苦求得之，有感悟得之；有有意得之，有无
意得之。延佳黎不主张刻意求法，强调笔墨随性随感而出，当属后者。下文所说的
“水攻”，不是延佳黎的有意追求，而是我对她的笔墨主要特征的概括。

谈她的笔墨不能不谈她的“水功”—用水的功夫，谈她的“水功”不能不谈
她的“水攻”—水法的攻坚。一切成败，水为要津。
“水攻”是“墨攻”的延伸，要说“水攻”，先说“墨攻”。
在水墨画中大面积使用水墨洇染，并“努力探索与传统笔法具有抗衡力度的

新墨法”的尝试，我谓之“墨攻”。有人以为文人画已经穷尽了笔墨，其实不然，
从元四家到黄宾虹，文人画重点发展了笔法，在墨法上，还留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在水墨画初兴的唐代，曾有一股狂放的水墨旋风，代表人物如张璪、项容、
王默，但这股风的传承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
这类画“不见笔踪，故不为之画”，“不堪仿效。”此论语定乾坤，影响画坛千余
年。后世虽有米家父子等人着力攻墨，但终非主流；虽有梁楷等人以泼墨入画，
却不以泼墨立脚。针对这种状况，近二十余年来，一批艺术家展开了墨攻，如刘
知白之泼和破，谷文达之泼和冲，周思聪之渍和染，晁海之积和渍，刘庆和之破
和渍，周京新之写和离，田黎明之染和渍，李津之破和染……由此迎来了中国画
史上墨法空前发展的时代。

我用“水攻”来说延佳黎的画，有几层含义，一、“墨攻”也是“水攻”，
是在水墨交融的关系中加大了水的比例；二、“水攻”也是“墨攻”，也属于世
纪之交的“墨攻”大潮的组成部分，只是又进一步加大了水的比例；三、在至润
至淡至虚、较多用色两个方面，延佳黎与田黎明构成上下文关系，均可列入“水
攻”，但攻略不同，内涵各异。

水攻的最大难点同于墨攻而又甚于墨攻———水至柔也，能否蚀金？水至宛
也，何以穿石？至润至淡至虚的彩墨洇染，画面效果往往容易虚柔纤弱，轻浮浅
薄，萎靡疲软。绵里如何裹针，润淡如何见骨，虚无缥缈如何力透纸背？这是延
佳黎面对的主要难题。中国文化不论如何变化，“外柔内刚”之血型万古不移，
宏观至于道与德，微观至于法与技，概莫能外。因此，“骨法用笔”、“力透纸
背”的古训在水墨画中将继续生效。

黄宾虹有“七墨”之论：浓、淡、破、泼、积、焦、宿。其中浓、淡、焦属
墨性而非墨法。新墨法择其要者有九：破、泼、积、宿、冲、渍、染、写、离。

浓笔未干淡笔破之或淡笔未干浓笔破之谓之破，水旺而笔笔紧随如泼出者谓之
泼，干后反复叠画谓之积，砚中隔夜干墨直接用湿笔揉蘸后用之谓之宿，干后
或半干以水冲之谓之冲，有意保留边缘似线非线的洇染痕迹谓之渍，趁湿用淡
笔将渍痕溶开谓之染，酣墨淋漓但笔痕清晰而如书者谓之写，利用宣纸的分离
机制使前后笔之间以白色水线间离谓之离。其中“写”为诸法之主，诚如黄宾
虹云：“泼墨亦须见笔”，“画先求有笔墨痕，而后能无笔墨痕，起讫分明，以
致虚空粉碎，此境未易猝造。

延佳黎的水攻多法兼用而以积法胜，此积法与晁海的积墨构成美术史上下文
关系，但又以淡积彩积而独胜。她的画，淡而厚，潤而涩，松藏拙，柔藏骨，没
有润笔淡彩最易出现的浮、滑、软、媚。这里最重要的是“见笔”：所绘莲花、
玉兰，虽笔踪飘渺却乃笔笔写出，虽不拘中锋但却“起讫分明”；所绘黄土高坡，
笔痕更加含混不清，但都是一笔一笔绘成。“见笔”只是打好了基础，还没有解
决笔力的问题。既然抛弃了中锋用笔、万毫齐力、一波三折、虫啮木、追画沙
……一整套的古典笔力规范，就必须创造出新的笔力规范。佳黎在这里最主要的
攻略就是渍和积。渍法使笔痕清晰，尽管很淡很淡；积法使笔痕厚实，尽管很浅
很浅。延佳黎的淡积彩积可以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多，以致纸面起毛、起皱、
起粒。这种方法，使淡笔的通透性成为有阻力的通透性，使润笔的流动性成为有
筋骨的流动性，并在极虚极淡极润的狭窄色阶中求得了微妙而又丰厚的色层和墨
层。

运笔施墨有狂有逸。狂者，“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
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韩愈+ 其行也若奔马，所向无定，左失右
补，险象环生；逸者，“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苏轼+ 无为而为，无怨而
怨，无诤而诤，以无我为有我。佳黎的作画状态更倾向于后者，她的淡积和彩
积，干后画，画后干，干后又画，画后又干，一遍又一遍，一笔又一笔。在这个
过程中，物象已渐渐退居二线，运笔施墨走上了前台，精神更大程度地投向了笔
墨，这时，在某种意义上，笔墨即精神，精神即笔墨。这是一种过程魅力：在笔
与墨的交错中灵魂得以迹化，在水与色的渗化中生命得以延伸，在积与染的反复
中精神得以生发。在作画中，笔迹与渍迹偶然叠压而又彼此吞噬，而或游魂无
着、尸迹杂陈，一旦进入佳境，则神遇而迹化，混沌渐开而体象渐立，语言渐具
而精神渐充。不存在的东西萌生了，赘生的东西消逝了，僵硬的东西灵动了，腐
朽的东西神奇了。所谓创作，就是生命在积渍点染中的敞开。

清静在行笔之中，淡泊在晕色之中，无为在落笔却几乎不见笔之中，净空在
着色却几乎不见色之中。所以我说：当意象与笔墨融为一体时，绘画才真正成为
延佳黎精神与天地同游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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